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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全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智联招聘数据,对产业新业态进行了衡量,并基于国家物流标准化试

点工作所构建的准自然实验,从企业进入角度考察物流标准化体系的构建对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

现:物流标准化对产业新业态的形成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在进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机制检验

发现,物流标准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市场容量影响产业新业态。 进一步地,物流标准

化对产业新业态的影响因行业和公路里程等差异存在异质性。 研究结果对于破除贸易壁垒、构建全国统一大市

场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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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s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pilot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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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nation wide business registration data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job posting data from Zhilianzhaopin,
this paper constructs measures of emerging industrial forms. Exploiting China’s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pilot progra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establishing a standardized logistics system on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al 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m entr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exert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of emerging industrial forms, and this finding remains robust across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Mechanism analyses further indicate that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affects emerging
industrial forms by reducing logistics costs, improv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expanding effective market
size. Moreover, the impact of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exhibits substantial heterogeneity across industries and levels of
road infrastructure, etc. Overall, our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dismantling trade barriers and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Key words: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emerging industrial forms;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rade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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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

迅速演进,传统产业边界被不断打破,产业结构

与组织模式呈现出深刻变革[1] 。 新技术通过重

构生产流程、优化资源配置,在传统产业基础上

催生出一系列融合性、平台化的新产业形态,形
成了以新模式、新组织、新机制为特征的产业新

业态。 这些新业态不仅推动了新的分工体系和

就业形态的形成,也成为推动结构转型和经济增

长的重要力量[2] 。 在此背景下,政策层面对新业

态的制度供给持续强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强调“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2025 年《政
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
来产业”,共同指向以新业态为抓手的高质量发

展路径。
新业态的生成与扩展依赖生产要素在空间与

组织体系中的高效流动与重新配置。 制度性与物

理性的要素流动障碍,是制约新业态成长的关键

瓶颈。 因此,推动要素市场的统一与高效运转,已
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高效规

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旨在

破除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提升要素资源的跨区

域配置效率。 然而,要素流通的顺畅运行不仅依

赖于宏观制度安排,更有赖于中观层面的标准化

机制支持。 作为统一大市场的基础制度之一,标
准化被赋予协调市场行为、打破要素壁垒的关键

功能[3 - 4]。 在流通领域,规则分裂直接导致运输

衔接不畅、作业效率低与资源浪费;相应地,统一

物流工具、包装规范与信息接口能够提升多式联

运的互操作性与整体运输质量[5],并通过信息交

换效率的提升,促进商品在不同区域、企业与链条

环节间的顺畅流转,打通商品要素流通的“最后一

公里” [6]。 既有研究也表明,物流业为其他产业活

动提供基础性支撑服务,其所产生的外部效应有

助于带动产业发展与稳定就业[7 - 8]。 现实中物流

业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协同趋势也已得到反复

验证①。
将视角收束到企业层面,物流作为流通体系

的核心基础,其标准化程度不仅关涉资源配置效

率,更深刻影响微观企业的进入决策。 一方面,物
流标准化促进流通业降本增效[6],有利于扩大市

场份额,促进产业新业态发展。 另一方面,新业态

中的企业对制度环境的依赖度通常高于传统企

业,其创新路径往往需要新要素组合拓展市场边

界。 物流标准化为新业态的孵化与扩张创造了外

部制度型供给条件。 这种制度优势不仅促成了更

多新企业的进入,也催生了产业边界的重构与新

业态生态的形成[9]。 所以,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的背景下,全面完整地厘清物流标准化对产业新

业态的影响对于统筹推进“稳就业”和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2014 年国务院印发的《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2014—2020 年)》正式提出开展物流标准化试

点工作,这为本文探讨构建物流标准化体系对产

业新业态发展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

验[3]。 因此,本文基于 2000—2022 年全国工商注

册企业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进入

角度探讨物流标准化对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比试点与非试点城市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动

态变化,发现物流标准化能够显著提升新业态企

业进入市场的概率。 为排除其他干扰因素,在进

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
围绕作用机制,本文进一步考察物流标准化

通过降本(降低交易成本)、增效(提升资源配置效

率)和扩容(扩大市场容量)三条路径对产业新业

态的影响。 首先,以市场分割指数度量交易成本,
证据表明标准化改革伴随制度摩擦下降而提升新

业态进入;其次,以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城市资

源配置效率,发现标准化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加快产业新业态企业进入;最后,以电子商务交易

额刻画市场容量,结果显示标准化提高了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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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9 年由发改委等 24 个单位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意见》。



务交易额。 与此同时,本文进一步从行业差异、公
路里程差异以及是否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等方面

考察物流标准化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发现物流标

准化对产业新业态发展的促进作用会因产业属

性、基础设施条件和区位开放程度不同而呈现差

异化特征。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

有以下几点。
第一,本文在研究对象上进一步聚焦于产业

新业态企业进入,而非笼统考察一般意义上的新

企业设立。 本文从数字化、平台化、共享化等特征

出发,对产业新业态企业进行识别和界定,从而使

研究对象更贴近当前产业结构转型和新质生产力

培育背景下的新业态发展现实,也有助于更准确

地评估制度环境改善对新业态成长的影响。
第二,拓展了产业新业态影响因素的分析视

角。 现有文献更多关注宽带建设、交通基础设施

等对创新创业的影响,而较少从物流规则统一、流
通标准衔接和市场一体化建设的角度讨论新业态

成长条件。 本文从物流标准化角度切入,为理解

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提供了新

的经验证据。
第三,本文在变量测度和经验识别上作了进

一步推进。 一方面,本文结合文本识别、企业注册

信息和招聘数据,对产业新业态进行量化识别,增
强了相关研究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本文利用国

家物流标准化试点构建准自然实验,从企业进入

视角识别物流标准化对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影响,
并进一步从物流成本、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容量

等维度考察其作用渠道。 这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

了新的测度思路,也为评估统一大市场建设相关

政策的微观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一、文献综述、产业新业态概念界定与衡量

(一)文献综述

1. 产业新业态的经济效应与影响因素

近年来,关于产业新业态的研究逐步成为理

解经济结构转型与增长动力变迁的重要视角。 文

献强调,产业新业态不仅是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

关键载体,更在激发内需潜力、促进要素重新配置

方面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10]。 在我国庞大的市

场供需循环系统中,新业态所体现的灵活性、融合

性与数字化特征,使其不仅能够直接创造就业和

收入,推动科技进步与技术扩散,还能通过需求牵

引效应反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11 - 12]。 新产业、
新业态与新模式所共同构成的“三新”经济体系,
已经成为驱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重构与动能转换

的重要组成部分[13]。 此外,这一过程也推动了新

质生产力的生成[14],并在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

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展现出积极的

外部性[15]。
既有研究普遍从制度环境、企业禀赋与外部

资源三个层面解释企业进入、生成与成长的内在

机制。 在制度环境层面,研究表明,制度环境越透

明、市场准入壁垒越低,企业进入活跃度和扩张能

力越强[16]。 同时,不同类型制度安排对企业进入

行为具有差异化影响,制度环境的改善往往更有

利于机会型企业和新兴产业主体的发展[17]。 在企

业禀赋层面,资金约束、经营成本以及人力资本积

累被视为决定企业能否顺利进入并实现持续成长

的重要基础[18 - 19]。 与此同时,具备较强技术能力

和人力资本优势的企业,更容易在竞争中形成规

模扩张和持续创新的能力[20]。 在外部资源层面,
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条件以及空间集聚效应通过

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交易成本,对企业成长和产

业演化产生重要作用[21 - 22]。
2. 物流标准化的经济效应

制度为经济活动设定“游戏规则”,通过降低

不确定性与协调交易行为,深刻影响资源配置与

企业发展[23]。 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不仅提供发展保

障,也塑造企业进入市场的路径与方式[24]。 与此

相对,市场分割抬高了要素跨地域流动的摩擦成

本,诱发资源错配并压制区域创新能力,同时压缩

企业的销售半径与技术扩散空间,削弱创新激

励[25 - 27]。 在传统创业场景中,这种制度性摩擦叠

加信息不对称与流程复杂性,往往转化为更高的

准入与试错成本,机会主义行为增多,创新资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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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被低效消耗[28]。
在本文中,物流标准化可被理解为一种“制度

型基础设施”。 它通过在仓储、运输、配送等环节

确立统一规范,实现链上协同与作业可比,进而提

高上下游对接效率与信息互通能力[3,29]。 标准化

还降低跨区域经营中的运输与协调成本,提升供

应链的可控性与可达性,改善企业扩张的可预期

性[30]。 在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共识的当下,标准

化提供了数据接口与流程规则的基础性支撑,帮
助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维持运营韧性[31]。

从机制来看,物流标准化通过确立统一的作

业规范与数据接口规则,显著提高了供应链上下

游的信息传递效率与准确性[3] 。 标准化的信息

交换体系减少了不同区域之间在数据格式、传输

流程上的摩擦,降低了交易成本[32] 。 这种高效

的信息传播能力对于新业态企业尤为关键。 一

方面,新业态往往依赖实时的市场反馈和数据驱

动的决策来调整产品与服务供给,高效的信息网

络可帮助企业更快识别潜在需求并精准匹配资

源;另一方面,及时、准确的跨区域信息流通有助

于企业在更广的市场范围内发现机会并快速布

局[33 - 34] 。 因此,物流标准化通过改善信息传播

机制,为新业态企业的进入与成长提供了制度化

的支持路径。
然而,既有研究多停留在宏观制度或产业总

体层面的效应识别,对“新业态企业”这一更依赖

数据驱动与快速迭代的新兴主体关注不足。 将物

流标准化的作用机制置于“新业态企业进入—成

长”的微观情境中加以检验,既能回应制度型流通

改革的现实关切,也能补充现有研究的不足。 这

也是本文着力研究的方向。
(二)产业新业态的概念

尽管近年来“新业态”在政策文件与产业实践

中频繁出现,但学界尚未形成关于“新业态企业”
的统一界定。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新企业设立”
(new business formation),通常指那些探索、培育并

验证可扩展经济模式的新兴商业实体,强调其在

组织成立初期所体现出的高度不确定性与快速增

长潜力。 这类企业往往聚焦于商业模式创新,并
通过技术扩张实现可持续增长[35 - 36],在经济体系

中发挥着注入活力、引领结构升级的作用。 然而,
这一概念本质上强调企业设立行为及其初创阶段

的成长动能,尚未充分揭示数字经济背景下“新业

态”在产业组织、技术路径及消费关系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
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新业态”的讨论更多

集中在宏观层面的理论解释和定性描绘。 例如,
何苗等[10] 指出,新业态是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

传统产业组织模式、经营策略和盈利逻辑的深度

重构,是产业链、价值链整合的集中体现。 蒋金

荷等[12]则从国际贸易视角出发,界定贸易新业

态为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形成的新型外贸模式,
其主要特征包括小额、多频、数字化。 在农业领

域,赵路犇等[2] 从主体—要素视角出发,强调农

业新业态的形成是农业经营者在整合技术资源

与本地禀赋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实现组织形

式重构的过程。 这类研究从行业实践中提炼出

新业态的内涵,拓展了传统产业研究的边界,但
整体上仍缺乏系统性的范式建构与可操作的识

别标准。
在地方实践中,产业新业态已呈现出多元融

合、跨界叠加的态势。 如“农业 + 加工流通”催生

的预制菜、直供直销;“农业 + 教育”衍生的研学农

业;“农业 +旅游”衍生的休闲观光等多种形式,体
现出传统产业在融合信息技术、市场机制和社会

需求后的高度演化。 这些新业态的共同特征:一
是技术基础依赖于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的深度

嵌入,二是运营机制突破了原有的生产—消费二

元关系,三是在制度、模式和组织结构上呈现出高

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综合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本文提出的“产业

新业态”概念,将其界定为:在信息技术革命、科技

创新和消费需求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传统产业

与新兴技术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平台化、
智能化为主要特征,具备高成长性、高灵活性和高

重构能力的经济组织与经营模式集合。 其典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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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包括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直播电商、智能制造

等,它们不仅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还孕育出具有独

立经济形态的新结构,深刻改变市场结构与资源

配置方式[10]。
(三)产业新业态的衡量

根据产业新业态的概念界定,产业新业态主

要形成了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

基础的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直播电商等业态;与
传统产业相比,新业态通过运用新技术,充分利用

数字要素实现了生产力倍增。 为进一步厘清产业

新业态的概念与度量,同时又与现有产业分类具

有一定的可比性,本文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 T 4754—2017)》中的 20 个门类和 97 个大类

行业标准,结合产业新业态企业数字技术运用等

特点,对各个行业中新业态的企业进行界定与

识别。
首先,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是产业新业态崛

起的关键驱动力。 以数字化或大数据为代表的技

术应用,正在深刻改变各行业的生产和运营模式。
如电子商务、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商业模式是数

字技术赋能下的新型经济形态。
其次,产业新业态还反映各行业在智能化、信

息化、自动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在智能技术和

物联网的推动下,制造业、农业、物流等传统行业

实现了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转型。
最后,产业新业态还伴随着产业融合和服务

化的趋势。 在产业融合和专业化分工方面,传统

行业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跨行业合作与协同

创新成为常态。
所以,在这些大类行业分类基础上,如果行业

中的企业业务能体现出“智能” “智慧” “信息 /数
字技术”“共享经济” “互联网” “数智化” “在线平

台”“共建”“数字化”“大数据”“平台经济” “产业

融合” “专业化分工” “快递” “外卖” “网络直播”
“网约车”和“物联网”等关键词,则被视为属于新

业态的企业。 这些关键词反映了新技术、新模式

和新产业形态的核心特征,是识别产业新业态的

主要依据。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后,现代物流理念开始在我国传播

并逐步嵌入经济运行体系。 经过 40 余年的建设与

发展,我国物流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已明显

改善,但与高质量流通体系建设要求相比,物流成

本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据《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

告(2023)》相关数据,2023 年我国物流运行规模持

续扩大,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达到

14. 4% ,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约 8% 的水平,说
明我国物流体系在降本增效方面仍有较大改进空

间。 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物流各环

节标准衔接不足、标准化应用水平不高。 以托盘

使用为例,我国标准托盘应用比例约为 30% ,而欧

美国家普遍超过 50% [37],反映出物流装载、运输、
仓储和配送等环节仍存在较明显的标准不统一问

题。 因此,推进物流标准化一直是我国物流业转

型改革的重要抓手。 无论是 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

《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 年)》,还是

2017 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

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均将物流标准化作为完

善现代物流体系、降低流通成本和提升实体经济

运行效率的重要内容。 物流标准化是指通过制定

统一的技术和管理规范,对物流全链条中的设施

设备、信息、服务等要素进行规范化整合,旨在解

决物流环节的割裂问题,实现物流行业的降本

增效。
为加快物流标准体系在城市层面的落地应

用,地方和中央部门先后开展了物流标准化试点

探索。 2011 年,四川省遂宁市获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批准,正式成为国家级物流标准化试点城

市。 此后,2014—2016 年,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分三批遴选确定了 32 个物流标

准化试点城市。 物流标准化试点在降低流通成

本、提升作业效率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等三部门 2017 年发布的相关报

告显示,2016 年试点建设带来的物流费用节约规

模约为 73. 4 亿元;在试点区域内,非物流企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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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物流成本降幅超过 25% ,企业物流运转效

率也明显改善,其中装卸环节的平均作业效率提

升幅度达到 21. 4 倍[38]。 2017 年,试点城市社会

物流总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年均下降 0. 5% ,
物流成本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年均下降 31. 6% ,
货损率年均下降 61. 4% [32]。

表 1　 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
批次 时间 / 年 范围

第一批 2014 上海、北京、广州

第二批 2015 石家庄、天津、唐山、杭州、徐州、南京、芜湖、
东莞、肇庆、佛山、中山

第三批 2016
邯郸、承德、德州、临沂、淄博、无锡、合肥、马
鞍山、武汉、黄石、怀化、常德、贵阳、遵义、南
昌、九江、厦门、三明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物流标准化促进新业态企业进入市场

产业新业态企业多产生于新一轮信息技术

革命背景下,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独立生成,或通过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形成

数字化、网络化的新型商业模式。 与传统企业相

比,这类企业的形成和扩张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

资源禀赋,也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和市场基础条件

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创业活动并非发生在孤

立环境之中,而是深刻嵌入特定的制度与情境结

构之中,制度环境不仅会影响创业活动的总体水

平,也会影响创业活动的类型、组织方式及其发

展路径[39 - 40] 。
从制度理论视角看,企业进入市场需要面对一

定的不确定性和合法性约束。 Aldrich 等[39] 指出,
新企业和新行业在形成初期通常面临合法性不足问

题,因此外部制度环境对其生存和扩张具有重要影

响。 对于数字化、平台化和网络化特征较为明显的

产业新业态企业而言,制度环境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数字创业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改变了创业活动的边

界和组织方式,使创业活动更加依赖数字基础设施

及其所嵌入的制度环境[41 -42]。
物流标准化是完善现代流通体系和市场运行

规则的重要制度安排。 其核心在于通过统一的物

流标准,提高物流体系运行的规范化、一体化和可

预期性。 与单纯的物流技术改进不同,物流标准

化更体现为对市场流通秩序和基础性制度条件的

完善,有助于为企业进入和新业态成长提供更加

稳定的外部环境。 由此,物流标准化可以改善产

业新业态企业形成所依赖的市场基础条件,提高

新业态企业进入和发展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物流标准化有助于促进产业新业态

发展。
2. 机制分析一———交易成本

当前,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是制约企业跨区

域进入和扩张的重要瓶颈。 这些成本不仅体现为

运输、仓储等显性的物流支出,还包括制度配套缺

失、资 源 匹 配 低 效、 信 息 传 导 滞 后 等 隐 性 摩

擦[43 - 44]。 在市场化水平存在地区差异的格局下,
制度壁垒与要素流动障碍依然显著,不同地区的

规则差异可能导致企业在进入过程中反复谈判、
频繁调整经营模式,增加了进入的不确定性和试

错成本[45 - 46]。
这种制度环境的不均衡,对依赖“轻资产 +

快速扩张”模式的新业态企业尤为敏感。 与拥有

既有网络和资产沉淀的传统企业不同,新业态企

业往往缺乏冗余资源来应对制度磨合和规则适

配的额外消耗,其商业模式对要素流动效率、信
息对称程度和制度友好度高度依赖[2] 。 当跨区

域经营需要适配不同地区的物流规则和接口标

准时,进入成本上升,市场机会窗口可能被迫缩

短。 这种情境下,即便企业具备创新能力和市场

潜力,也可能因制度性摩擦而延迟进入甚至放弃

扩张计划。
物流标准化改革正是在这一制度约束下,为

企业跨区域经营提供了兼容性更高、可预期性更

强的制度性基础设施。 物流标准化降低了地区

间规则差异对企业经营模式的干扰;通过建设全

国性、跨平台的物流信息枢纽,提高了物流链条

的可视化和可控性,压缩了制度磨合与协调

成本[3] 。
已有研究为这一逻辑提供了坚实的外部支撑。

Asturias 等[47]指出,进入成本与后续运营成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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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企业进入新市场的边界;Halaszovich 等[48]发

现,高运输成本不仅削弱企业定价能力,还压缩了可

服务市场的半径;Limao 等[49]的跨国实证表明,运输

成本每上升 1%,跨区域贸易额平均下降约 2%。 因

此,物流标准化通过降低运输成本与制度磨合成本,
直接削弱了制度性交易障碍,为新业态企业创造了

低成本、快速进入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物流标准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影响新

业态企业进入。

3. 机制分析二———资源配置效率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被广泛视为衡量资源配置效率

与技术进步水平的核心指标[50]。 高水平的 TFP

不仅意味着资本与劳动等生产要素在产业内部及

区域之间得以高效配置,还反映了生产组织方式

与技术应用的整体优化[51]。 有研究指出,基础设

施投资,尤其物流与交通类投资,能够促进产业结

构优化与资源重新配置,进而提升 TFP。 物流标准

化作为流通领域的重要制度创新,通过统一托盘、
包装、接口编码及信息平台等,显著降低了要素跨

区域流动的摩擦成本,并提升了供应链协同效

率[52]。 一方面,物流环节的制度化、标准化和信息

化减少了中间环节的资源浪费与重复投入,使资

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能够更快速地流向生产

率更高的部门与企业。 另一方面,标准化所带来

的流通降本增效与信息透明化,有助于产业链上

下游的精细化分工与实时协调,促进了生产过程

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形成[53]。 对于新业态企业

而言,这种基于高效流通体系的要素匹配,不仅提

升了运营效率和市场反应速度,还增强了其在快

速迭代环境下的生存与扩张能力。 因此,可以预

期物流标准化通过提升 TFP,从而为产业新业态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效率基础。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

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3:物流标准化通过提高城市资源配置效

率影响新业态企业进入。

4. 机制分析三———市场容量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电子商务已成为产业新

业态企业进入市场和实现规模扩张的重要载体。
与传统商业模式相比,电子商务的竞争优势不仅

取决于产品质量与价格水平,更依赖于信息获

取、传递与反馈的效率,即企业能否及时捕捉消

费者需求变化,并据此实现供应链的快速调整与

精准匹配[54 - 55] 。 在这一过程中,物流体系作为

信息流与实物流的重要交汇环节,其运行效率和

制度规范程度直接影响电子商务信息传播的速

度、准确性与覆盖范围。 物流标准化显著提升了物

流节点之间的数据兼容性和信息互联互通水平,降
低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摩擦和不确定性[56]。 进一

步而言,物流标准化还有助于打破区域分割,扩大

电子商务的有效市场边界。 一方面,统一的物流

标准降低了企业跨区域布局和复制商业模式的制

度适配成本,使新业态企业能够在更大空间范围

内实现规模扩张[22,57];另一方面,信息传播效率的

提升强化了平台型企业的网络外部性,增强用户

黏性和市场集聚效应,从而推动市场容量持续

扩展[58]。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4:物流标准化通过促进电子商务信息传

播影响新业态企业进入。
三、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介绍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两个部分,结合大量

企业和招聘信息,识别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动态。
第一部分数据来自于 1949—2023 年全国工商

2. 5 亿条注册企业数据。 该数据包括了企业名

称、成立时间、企业类型、行业分类、注册资金、登
记住所所在行政区划以及注销 /吊销时间等多维

度的工商注册企业信息。 通过这些数据,本文能

够对企业的生命周期、行业分布和地理分布进行

深度分析,从而揭示产业新业态相较于传统业态

的空间分布特点与动态发展规律。 第二部分数

据来自于 2000—2022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综合数据可得性等因素,将缺失值进行补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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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共形成 2000—2022 年 297 个城市的平衡面板

数据。
(二)模型设定

本文借助物流标准化试点构建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将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内新进入企业作为

处理组,其余则视为对照组,并通过如下的多时点

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物流标准化对新业态企业创立

的影响。
Enterpriseit = β0 + β1LOG it + X it + vi + λ t + εit

(1)
式中,i 表示不同城市;t 代表不同年份。 在等

式的左边, Enterpriseit 表示当年新成立新业态企业

数量。 在等式的右边, LOG it 表示物流标准化城市

设定。 具体地:2011—2016 年,该市在某一年被确

定为试点市,则该年份及以后赋值为 1,否则赋值

为 0。 β0 为截距项, β1 表示改革的系数,是本文最

关心的估计系数; X 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vi表示

地区固定效应; λ 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

扰动项。
(三)变量介绍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当年新

成立新业态企业数量。 ①数据来源于全国工商注

册企业数据。 ②数据主要通过 Python 编写的爬虫

程序,从数据库系统抓取本文设定的关键词。 为

避免异常值影响回归结果,本文对所得的新业态

企业前后各 1%进行缩尾。
(2)解释变量:物流标准化。 遵循何凡等[3]的

设定方式,本文以 2014 年在城市层面开始分批实

施的物流标准化试点政策衡量核心解释变量,如
果企业所在城市在第 t 年选为试点城市,则该城市

在 t 年及 t 年之后都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借鉴高子茗等[13]、赵路犇等[2]

的研究,控制了如下变量: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

重、人均 GDP、从业人员数量、行政区域面积、人口

密度、水资源拥有量、FDI、预算内财政支出、每万

人在校大学生数量和专利授权数。 因为不同变量

之间量纲差异较大,直接纳入模型容易造成系数

数值不可比、结果展示不够紧凑的问题,所以除比

例指标外,以上变量均采用对数化处理,并剔除通

货膨胀影响。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统计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新业态(万个) 6 831 0. 009 0. 036 0 0. 132

物流标准化 6 831 0. 037 0. 189 0 1

二产占比(% ) 6 831 45. 69 11. 584 8. 85 90. 97

人均 GDP(元) 6 831 10. 146 0. 959 4. 605 13. 056

从业人员数量 (万
人) 6 831 3. 471 0. 85 0 6. 896

行政区域面积 (平
方公里) 6 831 9. 386 0. 973 2. 639 12. 917

人口密度(人 / 平方
公里) 6 831 5. 707 0. 912 1. 792 7. 906

水资源拥有量 (万
人 / 万立方米) 6 831 12. 802 1. 276 8. 215 17. 165

FDI(万元) 6 831 9. 217 2. 35 0 14. 941

预算 内 财 政 支 出
(万元) 6 831 14. 06 1. 284 9. 705 18. 358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
数量(人) 6 831 4. 686 0. 97 0. 693 7. 166

专利授权数(件) 6 831 5. 216 1. 901 0 11. 387

四、基准回归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

表 3 中,第(1)列在不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情

况下,物流标准化对产业新业态的影响在 1%的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2)列在控制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以及地区资源等相关变量后,回归结果

仍显著为正。 第(3)列在控制所有变量后,物流标

准化对产业新业态的影响仍显著为正。 这一回归

结果初步证明假说 1 成立。
由于列(3)是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和固定效

应的估计结果,我们以此为例阐述基准结果的经

济意义。 物流标准化估计系数为 0. 011 8,意味

着平均而言,产业新业态在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

的数量要比未开展物流标准化试点的城市多

0. 011 8 万家。 由此可见,强化市场制度规则统

一,建设有助于要素自由流通的公共基础设施,
破除妨碍各种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对
产业新业态发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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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物流标准化
0. 016 1∗∗∗

(0. 004 8)
0. 012 6∗∗∗

(0. 004 4)
0. 011 8∗∗∗

(0. 004 4)

二产占比 — -0. 000 2∗∗

(0. 000 1)
- 0. 000 2∗∗∗

(0. 000 1)

人均 GDP — -0. 000 9
(0. 001 9)

- 0. 004 0∗

(0. 002 2)

从业人员数量 — 0. 007 1∗∗∗

(0. 001 9)
0. 006 7∗∗∗

(0. 001 9)

行政区域面积 — 0. 019 8∗∗∗

(0. 005 9)
0. 016 8∗∗∗

(0. 005 3)

人口密度 — 0. 029 8∗∗∗

(0. 010 9)
0. 026 9∗∗∗

(0. 009 9)

水资源拥有量 — -0. 003 2∗∗

(0. 001 3)
- 0. 003 1∗∗

(0. 001 3)

FDI — — 0. 000 4
(0. 000 2)

预算内财政支出 — — 0. 004 9∗∗∗

(0. 001 2)
每万人在校
大学生数量

— — -0. 001 0
(0. 000 8)

专利授权数 — — 0. 001 9∗

(0. 001 0)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006 6∗∗∗

(0. 000 2)
- 0. 315 3∗∗∗

(0. 110 3)
- 0. 318 0∗∗∗

(0. 101 4)
N 6 831 6 831 6 831
R2 0. 465 0 0. 490 2 0. 495 4

注:∗∗∗、∗∗和∗分别表示 1% 、5%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
中是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下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方法能够成立的关键条件是,在政

策实施之前,两类城市的变化趋势应当保持相近,
因此在展开基准回归和政策效应识别之前,需要

先对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政策前趋势进行检验。
图 1 验证了本文识别策略的有效性。 图中

趋势线上的小圆圈代表 Bk 或者 Am 的估计值,
小圆圈上下的虚线表示的是 95% 的置信区间。
从图 1 可以发现,政策发生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之

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改革后第 4 期开始有效

果,这说明改革具有时滞效应。 总体来说,本文

所使用的时变 DID 模型的平行趋势检验得到满

足,即物流标准化制度改革试点显著促进了产业

新业态发展②。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②　政策实施前第 4 期及更早时期归并为一组,政策实施后第 4 期及更晚时期归并为一组,因此图中呈现为前后四期的动态系数。

　 　 (三)安慰剂检验

为检验基准结果是否由随机冲击或其他未观

测因素驱动,本文进一步开展安慰剂检验。 本文

借鉴 Cai 等[59]的检验方法,在保持原有样本结构

不变的基础上,随机为城市指定一个虚拟的政策

实施年份,并以此重新构造伪政策变量。 随后,本
文在 2000—2022 年范围内反复随机抽取政策时

点,采用 Bootstrap 方法重复 500 次。 统计结果显

示,各年份被抽中的比例为 4. 10% ~ 4. 73% ,接近

均匀随机抽取下的理论比例 4. 35% 。 根据 500 次

随机估计所得系数,本文绘制了相应的散点分布

图和核密度曲线,结果如图 2。

图 2　 安慰剂检验

从图 2 可以发现,安慰剂检验下的改革系数大

都集中在 0 附近,和前述基准回归的系数0. 0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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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明显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拒绝了安慰剂检验

的估计结果与真实估计之间不存在差异的原假

设。 这也可以证明,前述估计结果不存在偏差,不
太可能会受到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1. 倾向值得分—双重差分估计

为进一步剔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使

用了倾向值得分—双重差分估计( PSM-DID)回

归模型。 如表 4 估计结果所示,使用该模型回归

后,结果仍旧显著,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 1:PSM- DID

变量 (1) (2) (3)

物流标准化
0. 013 3∗∗∗

(0. 004 9)
0. 011 1∗∗

(0. 004 6)
0. 008 2∗

(0. 004 6)
基础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扩展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011 2∗∗∗

(0. 000 3)
- 0. 574 3∗∗∗

(0. 148 1)
- 0. 513 1∗∗∗

(0. 136 9)
N 3 919 3 919 3 919
R2 0. 489 4 0. 505 8 0. 520 3

注:基础控制变量包括二产占比、人均 GDP、从业人员数量、行政区
域面积、人口密度和水资源拥有量;扩展控制变量包括 FDI、预算内
财政支出、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量和专利授权数。

2. 增加控制变量

除了物流标准化以外,其他政策也可能影响

产业新业态发展。 借鉴已有研究[60 - 61],本文将高

铁开通与智慧城市试点引入模型。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物流标准化对于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仍然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说。
表 5　 稳健性检验 2: 增加控制变量

变量 (1) (2)

物流标准化
0. 011 7∗∗∗

(0. 004 4)
0. 011 7∗∗∗

(0. 004 4)

高铁开通
0. 001 5∗

(0. 000 7)
—

智慧城市 — 0. 000 0
(0. 001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0. 307 3∗∗∗

(0. 102 1)
- 0. 317 9∗∗∗

(0. 102 9)
N 6 808 6 830
R2 0. 496 2 0. 495 4

3. 替换被解释变量

借鉴赵路犇等[2] 的研究,本文使用二级指标

的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最终得到 2000—
2022 年各城市产业新业态综合水平。 回归结果如

表 6 所示,物流标准化对于产业新业态发展仍然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6　 稳健性检验 3: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1) (2) (3)

物流标准化
1. 271 9∗∗∗

(0. 314 9)
1. 010 8∗∗∗

(0. 298 7)
0. 964 0∗∗∗

(0. 298 4)

基础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扩展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0. 046 2∗∗∗

(0. 011 4)
- 21. 477 8∗

(12. 557 7)
- 21. 256 1∗

(12. 008 5)

N 6 578 6 578 6 578

R2 0. 513 2 0. 563 4 0. 568 4

4. 更换样本

为提高结果准确性,本文更换研究样本,将
2014—2020 年智联招聘的招聘数据作为研究样

本,运用 Python 爬取招聘岗位信息,关键词与前述

产业新业态一致。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即使在更

换样本后,物流标准化对产业新业态人员招聘呈

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
表 7　 稳健性检验 4:更换样本

变量 (1) (2) (3)

物流标准化
60. 274 0∗∗

(29. 444 1)
57. 685 2∗∗

(28. 829 3)
50. 539 6∗

(26. 897 0)

基础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扩展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4. 130 9∗∗∗

(2. 752 4)
- 1 330. 454 2
(902. 110 3)

- 921. 183 3
(908. 834 0)

N 1 840 1 840 1 840

R2 0. 902 1 0. 902 5 0. 903 2

5. 替换新业态衡量方式

根据 2016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统计监测制度》相关内容,以
及各省市在这一文件指导下出台的相关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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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内容,重新调整产业新业态衡量方式,
在原有关键词的基础上增补更多关键词,重新统

计产业新业态口径,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③。 回

归结果如表 8 所示,物流标准化仍显著提高了产

业新业态。

③　新兴现代农业、新产品、新服务、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企业创新、电子商务、互联网平台、开发园区、互联网金融、商业综合体、

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

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智能、智慧、信息 /

数字技术、共享、互联网、数智、在线、共建、数字化、大数据、平台、融合、专业化分工、快递、外卖、网络直播、网约车、物联网、低空经济。

④　同一个城市不同年份间的政策延续性(时间相关性),或同一年不同城市受宏观政策影响,因此双向聚类是为了更稳健地控制标准

误的偏误估计。

表 8　 稳健性检验 5:调整新业态统计口径

变量 (1) (2) (3)

物流标准化
1. 310 9∗∗∗

(0. 429 8)
1. 139 8∗∗∗

(0. 401 9)
1. 073 5∗∗∗

(0. 389 8)

基础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扩展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194 5∗∗∗

(0. 015 1)
- 20. 179 8
(12. 306 5)

- 20. 226 1∗

(11. 658 6)

N 6 734 6 734 6 734

R2 0. 472 0 0. 519 1 0. 528 7

本文还进行了其他检验:①剔除 2021—2022 年

的数据;②将标准误在城市、年份上双聚类④;③考

虑到可能存在的“坏控制”问题,将所有控制变量滞

后一期处理。 所有结果均支持前述结论。

五、机制分析

前文的理论分析表明,物流标准化可能通过

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电子商务信息传播效率以及

扩大市场规模等路径促进产业新业态发展。 为进

一步验证这些机制,本文借鉴孙伟增等[62] 的研究

思路,结合地级市层面数据特征,对三条机制路径

分别进行检验。
第一,交易成本降低机制。 物流标准化改革

有助于削弱跨区域流通中的制度性壁垒和物理性

障碍,降低企业跨区进入与经营的隐性与显性成

本[3],从而为企业进入和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有

利条件。 与企业层面研究通常采用管理费用率等

指标衡量管理成本[63] 不同,本文构建市场分割指

数,衡量地级市的交易成本水平。 在市场分割程

度的测算方面,本文参考已有研究[64],回归结果如

表 9 所示,物流标准化改革确实显著降低了交易成

本,从而促进了新业态的发展。
第二,电子商务信息传播。 在数字经济背景

下,物流体系不仅承担货物的空间转移功能,也成

为信息流动的重要载体。 其中,电子商务交易额

不仅反映了线上消费活动的规模,也可视为衡量

信息在消费端与供给端之间传递速度与匹配效率

的重要指标。 物流标准化通过统一配送流程、强
化数据接口标准、提升节点间信息共享程度,使线

上订单履约的时效性与准确性显著提高,进而带

动电子商务平台交易额的增长。 交易额的提升反

映出市场信息在数字化渠道中更高效的流转速

度,这一信息优势使新业态企业能够更及时地捕

捉消费需求变化、调整供给结构,从而获得更强的

市场竞争力[32]。 参考已有研究[65],本文使用地级

市层面电子商务交易额衡量电子商务信息传播效

率。 实证结果显示,物流标准化显著提升了信息

传递效率较高地区的新业态发展水平,印证了信

息传播机制的有效性。
第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机制。 物流标准化

通过完善运输网络和节点衔接[48]、推动区域间托

盘交换与共用体系建设[52],不仅降低了企业物流

环节的冗余与等待成本,也提高了城市内部及城

市间货物流通的速度与稳定性。 这种全链条的效

率提升,使城市在商品、信息与要素的集散、分拨

和再分配方面更为高效,从而强化了城市作为区

域经济增长极和资源配置中心的功能。 参考已有

研究[66],通过投入产出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回归

结果印证了这一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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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机制分析

变量
交易成本
(降本)

信息传递
(扩容)

全要素生产率
(增效)

物流标准化
- 0. 398 8∗∗

(0. 199 9)
1 772. 924 4∗∗

(872. 529 3)
0. 085 7∗∗

(0. 036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5. 739 3∗∗

(7. 942 5)
- 24 897. 943 4
(1. 5e + 04)

- 2. 538 4∗∗

(1. 175 0)
N 3 810 3 432 6 831
R2 0. 462 2 0. 740 8 0. 652 9

七、进一步研究

(一)基于行业差异性的视角

在物流标准化对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影响分析

中,行业差异性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为探究

物流标准化在不同行业中效果,本文分行业进行

了讨论。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10 所示,物流标准化

效应仅出现在第三产业,这一现象可以通过供应

链理论和新兴产业发展理论得到解释。 物流标准

化在服务行业中的影响较为突出,主要体现在提

升服务效率、优化市场响应速度和降低客户获取

成本方面,而农业和制造业则由于其产业特性和

生产结构的不同,物流标准化的效益相对较小。
表 10　 异质性分析:行业差异的视角

变量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物流标准化
- 0. 000 1
(0. 000 3)

0. 002 2
(0. 002 0)

0. 014 4∗∗

(0. 006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0. 017 8∗∗

(0. 007 9)
- 0. 253 4∗∗

(0. 117 8)
- 0. 549 6∗∗

(0. 271 3)
N 6 831 6 831 6 831
R2 0. 156 6 0. 331 7 0. 313 3

(二)基于公路里程差异的视角

公路里程是物流基础设施的重要指标。 表 11
报告了基于公路里程差异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回

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公路里程较短还是较长的

地区,物流标准化均对产业新业态发展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表明物流标准化具有较为稳健的促

进效应。
(三)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差异的视角

借鉴孙丽等[67]的研究,选取“一带一路”沿线

18 省份和 26 个节点城市(共计 126 个城市)作为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其他城市为非沿线城市。 回

归结果如表 11 所示,无论是否是沿线城市,物流标

准化均有利于产业新业态发展,但是“一带一路”
沿线城市的作用更明显。 可能的原因是“一带一

路”沿线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支持以及市场

连接性方面具有较为显著的优势。 作为共建“一
带一路”的组成部分,这些城市在物流网络的建

设、跨区域合作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得到了更大

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从而使得物流标准化能

够在这些地区发挥出更强的效能。
表 11　 异质性分析: 基于公路里程和“一带一路”

　 　 沿线城市差异的视角

变量
公路里
程较短

公路里
程较长

“一带一路”
沿线城市

非“一带一路”
沿线城市

物流标准化
0. 017 2∗∗

(0. 008 5)
0. 009 6∗∗

(0. 004 8)
0. 021 8∗∗∗

(0. 008 0)
0. 005 3

(0. 004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370 9∗∗∗

(0. 111 5)
-0. 313 2∗

(0. 179 1)
-0. 507 5∗∗∗

(0. 142 4)
- 0. 020 0
(0. 141 7)

N 2 959 3 867 3 680 3 151

R2 0. 558 2 0. 465 3 0. 509 9 0. 507 4

七、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要素在

更大范围内流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

和内在要求。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需打通从生产到

消费的各个环节,而流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

梁,因此破除流通的堵点对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意义重大[38]。 本文基于 2000—2022 年全国工商

注册企业数据库和 2014—2020 年智联招聘数据

库,实证分析了物流标准化改革对产业新业态发

展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物流标准化促进

了产业新业态发展,这一结果在进行多重稳健性

检验和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
第二,物流标准化对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效应因

行业、是否“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和公路里程差异

存在异质性。 在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城市以及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改革的效应更为明显。 第

三,物流标准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降本)、提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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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效率(增效)以及促进市场扩张(扩容)助推

产业新业态发展。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将物流标准化作为培育和壮大产业新

业态的核心制度抓手。 在国家层面制定更高层级

的物流标准化战略,统筹现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与企业标准的兼容与融合,推动托盘、接口、信息

系统等关键环节的全国统一。 同时,应建立物流

标准化的动态评估与更新机制,使标准能够及时

适配新兴业态的运营需求和技术迭代速度。 在执

行层面,可设立中央与地方联动的专项基金,用于

支持物流企业、平台企业和产业园区在标准化设

施改造、信息系统对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投入,
从而形成制度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双向匹配。

第二,发挥物流标准化在电子商务信息传播

中的放大效应。 加快建设覆盖全国的物流信息互

联平台,实现不同节点、不同企业、不同系统间数

据的实时共享与互通,减少信息传输噪音与延迟。
应鼓励龙头电商平台、物流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
推动物流标准化与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深度融

合,构建可追溯、可验证的交易与配送数据链条,
以提升消费者信任度和交易透明度。

第三,依托物流标准化扩大市场可达性与企

业市场半径。 可以将物流标准化与区域一体化战

略协同推进,在城市群、都市圈内率先建立统一的

托盘循环共用体系和跨区域分拨网络,实现区域

范围内的无缝连接与高效运转。 对于制造业、农
产品加工等供应链较长的行业,可探索“标准化 +
冷链”“标准化 +多式联运”等组合模式,以降低长

距离运输中的损耗与不确定性。 在中西部及边远

地区,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补助,推动基础物流设

施与标准化体系的同步升级,避免区域间物流能

力差距进一步扩大,促进新业态企业在全国范围

内有序布局。
第四,关注行业与区域差异,推动差异化的标

准化改革路径。 在物流基础设施较好、市场连接

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实施深度标准化改革试点,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再向物流基础较弱的

地区扩散。 在市场化程度低、规则体系不完善的

区域,应在政策支持上重点倾斜,包括提供税收减

免、贷款贴息、设备采购补贴等措施,鼓励企业主

动参与标准化体系建设。 同时,应建立跨区域协

调机制,确保标准化设施与规则在区域边界处无

缝衔接,破除行政分割造成的流通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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